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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犹太人处在被全面驱逐的境况之中。出于人道和理性，

罗马教皇及人文主义者主张善待犹太人，同时，由于民族意识的增强，许多地区的世俗政府

与改革教会则采取措施敌对犹太人。犹太人基本没有参与文艺复兴文化创作的内在原因在于

犹太人的信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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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然而却不是一个对犹太人的宽容时期；文艺复兴

是欧洲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但是却没有一位犹太人站在这个时代的名人大师之列。本文叙

述（1）罗马教皇善待犹太人及人文主义者的理论；（2）各地政府与教会迫害犹太人及宗教

改革家的理论；（3）犹太人没有参与文艺复兴文化创作的原因。 
 
一 
 

早期文艺复兴文学家薄伽丘（1313 - 1375 年）在《十日谈》中讲了“三个戒指”的故

事，借此解答“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者之中，哪种是正宗宗教”的问题。故事表明，

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天父赐给三个民族的三个宗教”，其中哪一个是正宗就像三

枚戒指哪一枚是真的一样，至今悬而未决，没有答案。  应该承认，这种宗教“宽容”的态

度至少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地区，如在罗马及受罗马影响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及帕

多瓦等地，一度表现得相当突出。 
一位犹太历史学家描述说：“自 15 世纪中叶以降，他们（基督徒）似乎不再重视宗教法

规中不合宜之细节，转而表现出 … 对非天主教徒极度的宽容。… 犹太人和邻居的民族相

混，共同生活的程度几乎可说是史无前例的。”  基督徒与犹太人如此“史无前例的”、友好

的“共同生活”有赖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从 15 世纪初教廷重归统一，到 16 世纪末

文艺复兴运动趋于尾声，罗马教皇对犹太人的态度基本平和、友善甚至袒护。 
1419 年，经历了百余年移址、分裂之后重新统一的罗马教廷正式公布马丁五世

（1417-1431 年）的训谕：“有鉴于犹太人乃依主之形象所做，而部分在他日终必获拯救，

且祈求吾人庇护：为遵循前人之作法，兹下令不得在其会堂干扰彼等；彼等之律法、权利与

风俗等亦不得侵犯之；更不得强迫彼等接受洗礼，纪念基督教庆典，亦不得迫其配带新徽章

或阻止其与基督徒间之商业往来。”  此前，类似的教皇训谕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 1120
年，教皇卡里克图二世（1119-1124 年）发布《犹太人保护法》强烈谴责对犹太人进行人身

攻击和强迫他们施洗的行为。到马丁五世之前，这项训谕重申了不下 22 次。  这部《保护

法》因十字军东征引起的屠犹浪潮而颁布。第二次在 1348 年，教皇克里门六世（1342-1352
年）发布训令，谴责诽谤犹太人，命令保护犹太人，并将阿维农城作为遭法国政府迫害的犹

太人的庇护所。这次训令因黑死疫引起的屠犹狂潮而发布。如果说教皇第一次颁谕反对迫害

犹太人，兆示着欧洲反犹历史的起始，如果说第二次发令表明欧洲基督徒排犹历史的全面展

开，那么，马丁五世的训谕就标志着更大的排犹隔犹的潮流正席卷整个欧洲。甚美之言必出

于大恶。马丁五世的训谕针对胡司运动引起的屠犹恶潮，它标志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

引起的基督徒与犹太人完全敌对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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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全面地或部分地驱逐犹太人的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差不多

是犹太人的唯一避难地。中世纪时欧洲犹太人的两大文化区域 – 以德国法兰克福为中心的

莱茵河中游地区的阿什克纳区和以西班牙托雷多为中心的西法底区  - 自 15 世纪末期起开

始解体。犹太人开始大流散；逃亡的主要方向是罗马，是亚平宁半岛。特别是从西法底逃出

来的犹太人受到大多数教皇的友善招待，部分人得到教皇雇用，有的为随身医生，有的为教

士理财。教皇克里门七世（1523-1534 年）有“以色列义友”之称，保罗三世（1534-1549
年），甚至“从来没有过一个教皇给予基督徒的荣耀、特权与让步有保罗给犹太人的那么多。

他们非但受到协助，简直是被积极地武装了，既享利益，又获特权。”  1520 年，第一部完

整的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就是在教皇立奥十世（1513-1521 年）的鼓励下在威尼斯印出，

虽然曾一度遭焚毁（1553 年），但是，庇护四世（1559-1565 年）再度发令，规定经过检查，

允许在基督教世界印行《塔木德》。 
有一个典型的史例可以进一步证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皇对犹太人的袒护态度，即西班

牙的马兰诺现象。马兰诺是指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或称“新基督徒”。14 世纪中叶，由

于黑死疫导致大规模地屠杀异教徒犹太人。因此，在西班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地或自动

地接受洗礼，改奉基督教，成为马兰诺。15 世纪初，由于各种原因，再一次出现犹太人集

体改教的高潮。到 15 世纪下叶，马兰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他们中许

多人是著名的医生和商人；许多基督教贵族雇用马兰诺作私人医生，委托他们经营田产、财

产、征税、铸币、租金、营业执照、盐的专卖等等。因为马兰诺占据了社会显要地位，所以

很快遭到内外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仍然信奉传统宗教的犹太人反对他们的叛教行为，另

一方面，基督徒并不信任他们，认为这些马兰诺举着十字架，顽固地守着他们的传统习俗。

与此同时，西班牙完成了国家统一；新王国坚决排斥任何其他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摩尔人

及犹太人，开始推行坚决的宗教净化政策。在这样情况下，西班牙国王向罗马教皇提出请求，

请求批准建立宗教法庭，镇压非基督徒。超初没有得到教皇的同意，经过一番周折，虽然英

诺森八世（1484-1492 年）于 1480 年委任两位多米尼克修士前往西班牙负责宗教裁判事务，

但是，连续几任教皇都同时在罗马为马兰诺设立庇护所，并要求伊比利亚君主“好好对待”

留存的马兰诺，“…仅因他们保留犹太人的风俗与信仰就以教会的法令来处分他们，未免太

残忍；这些人应该好好对待才是，应该把他们纳入‘教会’的怀中。”  据载，保罗三世曾

协助援救葡萄牙境内的犹太人，前后释放了 1800 名囚犯；他“毕生袒护马兰诺”。1542 年

罗马最高神圣法庭设立以后，也没有将犹太人作为异教徒列为审判对象，而只是传讯攻击基

督教的、和企图使基督徒皈依犹太教的人。 
罗马教皇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主要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人道和理性。大多数教皇都反对对

犹太人失控般的摧残和屠杀。在一定程度上，钱财和役使也决定某位教皇主张善待犹太人。

从严格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诸教皇对犹太人的态度算不上宗教宽容，犹太教在当时西

欧的任何地方都不是合法宗教。无论哪一类哪一层政权对某位犹太人的聘用或友好，其前提

都是该犹太人或者放弃了，或者改变、隐瞒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和由信仰规范的生活习俗。一

位诚心等待弥赛亚来临的犹太人不可能为十字架服役。尽管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如著名的犹太

史家图德拉的便雅悯（12 世纪）所描述的现象，他说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5 年）

的宫廷中，“可以看到非常有智慧的人，…自由出入亚历山大的宫邸，”  并且在文艺复兴时

期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能够自由出入基督教教皇宫廷的犹太人，他们与基督徒的差

异仅仅在血统上；信仰上的差异在那个时代还是判别敌我的不争的、重要的因素。薄伽丘所

讲的“三个指环”的故事只是在启蒙时代，在德国思想家莱辛（1729-1781 年）再一次通过

《智者纳旦》进行讲解的时候，才真正象征着时代性的宗教宽容。 
人道和理性，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特征。人本、博爱、人是世界的中心等等，是人文

主义的中心观念。尽管这种观念完全不是针对犹太人提出来的，但是，在关注古典文化的时

 2



候，人文主义者自然地将希伯来原素、旧约经义、作为人的犹太人以及上帝爱人与救世等等

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类似于宗教宽容的人道和理性精神。另外，许多具有很大影响的人

文主义者，如薄伽丘，认为“现在几乎有可能与异教接触并对它加以研究而没有什么危险了”。

因此，至少在基督教会和人文主义学术思想界，对于包括犹太教在内的异教信仰、异教文化

的研究和接纳已在议题之内，  有许多人，如尼古拉•库萨，  甚至还试图在犹太教与基督

教之间进行对话。 
以德国人文主义者罗伊希林（1455-1522 年）为例。 
罗伊希林被评价为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卓越代表、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和启蒙运动的开

路先锋。  因为坚决反对焚烧犹太书籍，罗伊希林曾经遭到宗教审判；他的观点代表人文主

义犹太观的重要侧面：犹太人是信仰上犯了错误的上帝造物。 
根据基督教《圣经》，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由上帝创造，犹太人也不例外。据此，罗伊希

林相信，犹太人最终将全部皈信基督。耶稣基督生为犹太人，并通过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上帝的工作。没有上帝的安排，任何人不能判死上帝的儿子。犹太人拒绝基督，是上帝

为了拯救外邦人而做出的计划。当外邦人获得拯救之后，犹太人也将全部获得拯救。因此，

屠杀犹太人违背《圣经》教训。  至于犹太人的书籍，罗伊希林强调，应该区别对待。对于

那些明显反对基督教的东西，当然应该清除，但是，像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及同类作品，

应该作为了解基督教早期发展状况的必要参考书予以保留，它们可以帮助基督徒理解《圣经》

中晦涩难解的经句、段落。  对于犹太教信仰，像中世纪某些思想家一样，罗伊希林试图使

之与基督教对话。他曾经著书《关于奇言》（1494 年），使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三者之

间围绕着学问、哲学的界限、启示和信仰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对话，另外还在《论卡巴拉》

（1517 年）中，通过犹太人、穆斯林和毕达哥拉斯哲学家的口，阐述他的在上帝的名义下

犹太神秘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设想和观点。  罗伊希林断言，在毕达哥拉斯和卡巴拉

的理论中，没有出现与伊斯兰教所宣扬的永久幸福相对立的观念。  
绝大多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在渴读古典文本、模仿古典风格的同时，追问“使徒时代，

或早期教会的信仰依据”。然而，当时所接触到的古典学问没有为启示宗教的教理提供真理

性的证明。过去有许多人，如托马斯•阿奎那，  曾经为了信仰，试图在古典哲学与神学之

间进行调和，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为人文主义思想家提供了失败的榜样。因此，文艺复兴时

期人文主义的哲学家、神学家和思想家们变换中世纪的思考角度，从古代文本中 – 而不仅

仅是思想中 – 寻求信仰的确据。这就是所谓“文本意识”。这种意识激励相当大的一批优

秀学者，如伊拉斯谟，  努力学习、研究、运用古代拉丁文、希腊文，以至阿拉伯文、希伯

来文，从而导致出这样一种要求，即要求每个个人都要对自己做出的判断承担责任和义务，

用罗伊希林的话说：“如果因不动脑子而遭谴责，那是你自己的过错而不是书！”  这种要求

不仅支持着文艺复兴的一般性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且还支持着对于只有语言学才能探达的、

基础性的、纯净的基督教神学源渊的巨大兴趣。这就是罗伊希林等人文主义者热衷于学习、

研究和捍卫希伯来文及古代希伯来文籍的原因。除此之外，作为典型的人文主义学者，罗伊

希林还以罗马法为依据公开为犹太人辩护。他申言，犹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居民；在

帝国境内，犹太人有自卫的权利、根据知识和良心决定自己信仰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并且强

调说，犹太人对基督教不负有任何义务，他们从来没有属于基督教会，他们是宗教异类，但

是，犹太人服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他们不是法律异类。在法律面前，犹太人与基督徒

平等。这真是书生意气。在当时排犹敌犹屡现高潮的形势下，只有怀有人道和理性精神的学

者才敢于如此说话。支持罗伊希林的，除了纯粹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外，还有怀有深切的人文

主义理想的罗马教皇。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期，善待犹太人仅仅是基督教会和人文主义学术界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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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督教的《福音书》记载：（罗马巡抚）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

办他呢？”他们（犹太祭司长和长老）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

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

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在理论上，犹太人的祖先和宗教首领杀害了耶稣基督，基督教神学没有因此提出向犹太

人复仇的教义信条；相反，基督教神学家认为，犹太人在人类救赎史上被上帝选为救世的工

具，上帝通过犹太人实现道成肉身、代罪受难的救世计划。然而，在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

期，犹太人的子孙实实在在地处在基督徒的复仇怒火之中。 
392 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立为国教，其他宗教被同时取缔。  从此以后，伴随着西罗

马帝国的衰亡，伴随着罗马教廷取代罗马元老院统治实力的扩展，犹太人 – 犹太教的信徒 
- 先是失去了罗马帝国的公民权，接着，一步一步地在罗马、在意大利、在西欧、中欧及至

东欧失去了生存的依托。罗马教皇，作为罗马皇帝在西欧的续统者，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领袖，

尽管相信上帝“通过”犹太人走上十字架，但是，在普通基督信众的狂热情绪包围之中，慢

慢地将民间隔犹、排犹、敌犹的日常习俗，纳入教会法规，并逐渐地要求严格执行。罗马教

廷最早的有关犹太人的正式立法是在第三、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上。1179 年的第三次拉特兰

会议规定禁止金融活动，主要是针对犹太人。1215 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第 67–71 号文件

针对基督徒与犹太人、穆斯林的关系。其中第 67 号禁止“犹太高利贷”；第 69 号禁止犹太

人担任任何公共官职；第 70 号宣布凡改信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均不得以各种形式遵循祖传的

礼俗。等等。此外，为了防止基督徒与犹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规定非正统信

徒，包括基督徒异端、穆斯林等在内，都必须佩戴特殊的标志。  犹太人必须佩戴的标志是

黄色或红色的布片，在英国是呈长方形的两片，表示刻有《十诫》的石板。在德国和法国是

一个圆圈，表示圆箍。有些地方，如德国，犹太人还要戴一顶颜色醒目的特殊式样的帽子。

对于佩戴特殊标志的后果，一位犹太史家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犹太徽章等于是招来街

头流浪儿来侮辱佩戴着它的人，…。比这种表面上的不荣誉更严重的是徽章对犹太人所产生

的影响。他们越来越习惯于本身屈辱的地位，失去了所有自尊心。”  拉特兰会议的敌犹条

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巴塞尔会议上（1431-1433 年）得到了严肃的重申，并增加了确保犹太

人参加基督教聚会的内容，目的是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主持巴塞尔会议的教皇欧根四世

（1431-1447 年）更进一步强调犹太人不得服任何公职、不得继承基督徒的遗产、不得增建

犹太会堂、不得为基督徒作不利的见证、不得阅读犹太教经典等等。基督教教会法规和法令

的历史作用是，在欧洲基督教世界范围内使犹太人与基督徒在信仰及语言，习俗及外表等所

有方面区别开来，尽管这只是一种“区别”政策，但在实际上却使犹太民族的历史成为合法

的犹太殉教史。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前、以后的犹太殉教史，如果列举在哪一年哪个地方有多少犹

太人遭指控、屠杀和驱逐，会出现一个长长的表格。为了节省本文的篇幅，在此借用德国学

者绘制的 1090 年至 1550 年欧洲反犹状况的坐标图示。  [插坐标图] 横向是时间，综向是

数量。深黑色部分表示反犹事件发生次数的多少，自 1220 年以后反犹事件没有间断；浅黑

色部分表示出现反犹活动的地区，1340 年前后几乎欧洲的每一个地区都出现了反犹事件，

1370 年以后集中在某几个地区。在文艺复兴时期，因为英国在 1290 年已全面驱逐了犹太人。

法国几经驱逐和召回（1306、1321 和 1349），也最终在 1394 年使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几乎绝

迹，所以，欧洲的反犹活跃区主要在西班牙、德意志、波兰和意大利。 
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是全面驱逐犹太人的时期。  与其他西欧地区一样，人们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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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疫的灾难推委于犹太人，有的是说因为犹太人向井里放毒，有的说因为犹太人渎神，使神

施罚，等等。因此，1391 年在卡斯提王国出现对犹太人的惨烈大屠杀。整个王国内，除了

穆斯林占领的格拉纳达以外，几乎所有有犹太人居住的乡镇和城市都发生了屠犹暴行。据说，

这次屠杀中的死难人数超过了七万人。  进入 15 世纪以后，犹太人问题演变为马兰诺问题，

即前述的改教者问题。1483 年，在塞利维亚、科尔多瓦、昆卡等地开始驱逐包括马兰诺在

内的犹太人。1486 年在布尔戈斯，1490 年在毕尔巴鄂，犹太人遭全部驱逐。最终，在需要

犹太人供应的格拉纳达战役（西班牙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一次战役）

结束之后，在 1492 年 3 月 30 日，在卡斯提与阿拉贡合并的西班牙王国全面地驱逐犹太人。 
在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是犹太人惨遭迫害的高峰时期之一。只说 15 世纪以后的情况：1424
年在科隆、1435 年在施佩耶尔、1439 年在奥格斯堡、1446 年在勃兰登堡、1450 年在巴伐里

亚、1453 年在维尔茨堡、1458 年在爱尔福特、1470 年在美因兹、1498 年在纽伦堡、1499
年在乌尔姆宣布驱逐犹太人。1519 年在雷根斯堡驱逐犹太人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德

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承认犹太人是皇帝的仆臣。皇帝仆臣的含义是：皇帝与犹太人

之间的关系是封建主从关系。皇帝有权要求犹太人为之服役和纳税，有权处置犹太人的人身

和财产，同时有责任收容和保护他们。与此相应，犹太人有权居住在帝国之内，并有义务向

帝国纳税服役，服从帝国的呼召或驱逐。1356 年，皇帝查理四世（1347-1378 年）颁布《黄

金诏书》，宣布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也具有与皇帝相同的对犹太人的权力。  对于犹太人来说，

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特殊的区域内，这项规定具有利弊两个方面。有利的一面是，帝国各个

领地邦国不统一，一个邦领宣布驱逐犹太人，另一个邦领可能颁布法令接纳他们，保护他们。

有弊的一面是，皇帝不再是唯一的与犹太人之间拥有主从关系的君主，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或

保护或排斥，均只在皇室领地之内有效。正是因此，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 年）

于 1515 年在阿尔萨斯地区、1516 年在整个帝国境内驱逐犹太人的计划没有实现；同样是因

此，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8 年）于 1530 年批准颁布的所谓通行整个帝国的《犹太人特

权法》没有生效。  1519 年，随着犹太人从雷根斯堡被驱逐，德国犹太人的浩劫达到顶峰。  
从那时开始，德国犹太人进入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晦暗年代”。 

在波兰，文艺复兴时期是犹太人命运的转折期。此前，在 1098 年、1146 年和 1196 年，

波兰连续三次接纳为逃避十字军暴行从德国逃亡而来的犹太人。相对来说，犹太人在当时的

波兰生活安定、经济繁荣。1207 年时，已有犹太人在这里拥有大块土地。1264 年国王博莱

斯拉夫五世（1227-1279 年）向犹太人颁发“民权特许状”，使他们拥有法律保障。黑死疫

在欧洲大面积肆虐时，波兰是德国犹太人的主要避难地，当地统治者把这些德国移民看作是

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1356 年，国王卡西米尔三世（1333-1370 年）授予犹太人更加广泛的

特权。除个别情况以外，如 1407 年因一个基督徒男孩的死而引起一次屠犹，在波兰迫害犹

太人是在胡司战争（1419-1437 年）以后。因为胡司战争的展开，罗马教会将这次“异端运

动”归咎于犹太人，认为是犹太信徒煽动波兰地区的骚动。1453 年，波兰国王撤消了保障

犹太人自由的法令。同年，一位名叫约翰的教皇特使在克拉科城进行煽动性演说，亲自审判

犹太人的所谓渎圣案件，判决烧死殉难者，凶狠地残杀犹太人。在罗马教廷与当地国王的联

合迫害下，自 1494 年起，波兰的犹太人开始向处迁移逃亡。16 世纪以后，波兰一度不再是

犹太人的友善地。 
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推广“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新方法：划定隔都。如前述，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对犹太人基本持友善态度，在罗马城几乎没有发生反犹事件。受罗

马的影响，其他意大利城市和地区也基本上没有对犹太人采取过激的敌对行为。但是，个别

的、局部的反犹现象还是存在着。如热那亚曾制定法律，限制过多的犹太人入境。又如威尼

斯市政府曾先后两次宣布驱逐犹太人（1395、1487 年），尽管遭到上议院的反对，没有完全

实现。1516 年，威尼斯市政上议院与犹太人首领商议决定，除少数特别获许者之外，其他

 5



犹太人全部住在特别的区域之内，即隔都。1555 年，罗马城内也出现了犹太人隔都。接着，

奉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 年）的命令，佛罗伦萨、锡也那、安科纳、博洛尼亚等地也都

陆续辟出犹太人隔都，避免犹太人与基督徒交往。意大利的隔都，类似于德国的“犹太胡同”

（1462 年在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第一次出现）、法国的“犹太采石场”等，是一种变“驱逐”

为“隔离”的近代反犹措施。文艺复兴运动结束的时候，虽然在某些地区仍然发生驱逐犹太

人事件，如 1540 年查理五世（1519-1558 年）下令驱逐拿不勒斯城的所有犹太人，但是，

圈出隔都作为犹太人的特别居住区的做法，逐渐地成为欧洲各地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的

主要途径。  
    为什么在文艺复兴这个近代文明开端的时期出现了欧洲规模的对犹太人的野蛮行为？

在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上，不是为基督复仇，也不是履行“传福音给万民听”的使命。  文艺

复兴时期犹太人在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灾难，起因于三个主要因素：宗教迷信、商贸竞争和民

族国家的形成。 
直到启蒙运动以前，欧洲人因迷信造成的灾难不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此，如果提

到那个时代的宗教审判、女巫男觋、鞭笞棘箍、占星卜运等等，就会想到自上而下，自国家

统治者到普通民众的迷信程度。中世纪的传统迷信形式和活动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峰。类

似于“欧洲范围内的大规模女巫迫害，即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达到高潮的那种迫害……” 
的说法，在启蒙运动以后不仅仅是针对女巫,而且是针对民间信仰的各个方面。  文艺复兴

时期，在欧洲人的记忆和现实中，有百年战争和农民起义、阿维农之囚和教廷分裂、黑死疫、

胡司战争、土耳其威胁等等。伴随着这种记忆和现实的是：犹太人是欧洲唯一的异教徒，唯

一无政府、无封建、无军队，却有明确的整体感和自我意识的人民集团。因此，一有风吹草

动，一有恐惧不安，基督徒的信念就转离基督的博爱，就相信上帝的忿怒，就为信仰制造人

间地狱，就用狂热燃烧异教徒、犹太人。何况这并不违法！既不违背罗马帝国的奴隶法，也

不违背基督教会的异教法！  
文艺复兴运动发生的基础之一是意大利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在意大利城市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犹太人是它们的集体竞争者。10 世纪以前，“犹太人”是“商人”的代义词，

他们几乎是欧洲区域内的唯一经贸者。10 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逐渐地取代犹太人，

占据西欧商业的优势地位。为此，犹太人开始发展金融业，在 12、13 世纪达到鼎盛期。但

是不久，意大利人又在金融领域中将犹太人排挤出去。意大利的伦巴德人或卡霍森人成为“高

利贷者”的代义词，而不再是“犹太人”。当文艺复兴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候，犹太人差不多

完全失去了在意大利、在欧洲的经济意义。这就是那些教、俗统治者“无力”继续保护犹太

人的真正原因。 
文艺复兴的时代课题之一是民族国家问题。当时的民族国家要素，如巴塞尔大学希伯来

语教授、人文主义者闵斯特所说，包括政权和语言两个方面。  一些地区，如英国、法国、

西班牙，在 15 世纪末就具备了统一的政权和语言，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另一些地区，如德

意志和意大利，虽然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但没有统一的民族政权；文艺复兴时期，这里没有

民族国家，却有民族意识。这种状况就是前些地区全面驱逐犹太人而后些地区的同样行为带

有区域性、时间性的原因。由此，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不仅是欧洲基督徒的敌人，而且

还是，并且更重要地是，欧洲民族国家的敌人；他们不仅是异教徒，而且更重要的是，异族

人。只是因为没有土地，犹太人才没有像英国人那样是法国人的仇敌或反之，他们的死难者

才没有像胡司、贞德等等那样，在火刑柱上成为民族英雄。 
对于这样三种主要原因，宗教改革家进行过基督教教理上的说明，以马丁•路德（1483-1546
年）的观点为例。 

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世纪转折的时候，欧洲基督徒普通

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是宗教迷信的突出表现。1453 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成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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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的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清真寺。时间刚一进入 16 世纪，穆斯林就包围

了基督教帝国的首都维也纳。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运动引起的基督教会内部的动乱、分裂、

战争，等等，基督徒相信这一切都是世界末日的前兆。在这样的形势下，涉及到犹太人，马

丁•路德说，世界末日到来之夕就是犹太人信奉基督之日，而在蒙爱之前，他们必先蒙难。

引用《圣经》，摩西说：“在末后的日子，当这一切话都应验在你身上，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就必回头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信他的话。”显然，犹太人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

回头归向上帝。  文艺复兴时期就是犹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 
其次，如果说在文艺复兴之前反对高利盘剥只是对基督信徒的道德要求的话，那么，在

这之后就可以说是主要对犹太人及极少数商业大贾的攻击。反对商贸欺诈的依据，是基督的

训导。基督说：“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马丁•路德解释说，你不愿意被别人

高利盘剥，你就不要盘剥别人。他谴责犹太人“用一块钱生出两块钱、三块钱，一个人可以

在短短的几天内积累起巨额财富！整个世界就这样被掏空！”不仅如此，地上财富的积累使

福音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引用《圣经》，基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

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显然，侍奉玛门的犹太人

轻了神，恶了神；神的信众应该教训他们 
最后，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时期，犹太教信仰直接威胁到同时出现的、

以因信称义为核心的民族教会。马丁•路德认为，犹太教信仰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因信称义为

敌：一方面，犹太人坚持律法、善工、礼仪等等在上帝救赎史上的作用，这是对“上帝白白

的恩典”的直接反动；另一方面，犹太人用上帝的许诺为标帜聚成民族，并把这个民族自称

为上帝的唯一子民，这是对基督徒的恶意对抗，因为围绕在上帝许诺周围的是基督的信徒。

上帝的子民是信仰的成员，而不是民族的成员。引用《圣经》，上帝说：“列国也知道以色列

家被掳去，是因他们的罪过。他们对我不忠，我才掩面不顾他们，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他

们就都死在刀剑下。”但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显然，上帝“掩面不顾”犹太

人，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过必“死在刀剑下”；真正的以色列人是那些求告主名的人，即基督

的信徒。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期，敌对犹太人是欧洲基督教社会的主流。 

 
三 
  

在谈到犹太人的智慧时，常常提及著名的犹太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如马克思、爱

因斯坦、弗罗伊德等等，赞扬他们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然而，在文艺复兴这个人类文化

发展的高峰时期，犹太人的智慧之光却被来自于生存的威胁所遮掩，不仅文艺复兴大师中无

一人是犹太人，而且在欧洲文化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犹太人也没有一位成长在文艺复兴时

期。在此，如果追问外在的原因，应该重复上述：正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正是在基督信徒的

文化创造活动出现高潮的时期之内，犹太人既使没有被驱赶至无家可归，也被挤进了狭窄的

隔都，他们失去了进行文化创作的生存前提。除此之外，还有内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

这一点使犹太人除了在希伯来文教学和天文学、航海技术领域以外，在文学、艺术、哲学等

等文艺复兴时期兴盛的学科领域中，其创作举步维艰，成果微乎其微。 
文艺复兴时期的希伯来文教学主要由犹太人承担。只是在这个领域里，在当时的人文主

义意义上，犹太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做出了贡献。其中的代表人物可推曼第哥和利维塔。曼第

哥（1460-1497 年）是 15 世纪意大利的一位最负盛名的犹太作家、哲学家、翻译家和医生。

他曾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佛罗伦萨和帕多瓦公开讲学，讲授希伯来文和古典哲学；他是著名

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皮科•米兰多拉和马西里奥•费齐诺 的希伯文老师，并向他们讲解亚里士

多德的方法论和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当帕都亚大学发生哲学纠纷的时候，威尼斯城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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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高聘他作为裁判，解决矛盾。曼第哥是当时极受人尊敬的犹太人，在美第奇王宫的人物肖

像画廊中至今还保有他的形象。  利维塔（1469-1549 年）是德国希伯来语法学家，受威特

堡大主教的邀请于 1509 年到了罗马，在主教宫内住了 13 年，专职教授大主教希伯来文。在

主教的支持下，利维塔将《佐哈》  译成了拉丁文。此外，引用布克哈特的话说：“卡罗尼

莫斯•本•大卫和阿伯拉罕•德•巴尔美斯（1523 卒）可能是在意大利的一系列犹太学者的最

后两人。大部分阿维洛斯作品自希伯来文译为拉丁文，都归功于后者。这些译文在 17 世纪

的帕多瓦还公开地为人传诵。”  
 

之所以在文学和艺术大兴盛的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没有出现一位犹太文学家和艺术家，

除了生命无保障等等因素以外，主要原因还在于犹太教信仰。犹太教的经典《托拉》，即《摩

西五经》中的“十诫”明确规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

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

的神。”（第二诫）  据此，犹太人坚持不做画不雕刻，除了围绕着《托拉》所做的精美托拉

幕、托拉罩、托拉杖及烛台灯座以外，他们差不多没有为信仰而进行的艺术创作。画像、雕

塑等视觉艺术都被看作是偶像崇拜，是遭上帝诅咒的行为，遭犹太人的严厉拒绝。至于文学，

一方面出于对《塔木德》的特别关注，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不幸的历史和现实的困惑，也差

不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文艺复兴时期可被提及的犹太作家主要是下列活动在意大

利商业城市中的几位，如乌斯克、利奥•麦迪各及法里索尔等，他们的作品都算不上文学创

作。乌斯克曾用葡萄牙文写作一部《慰以色列之忧伤》（1553 年），其中主要描述犹太国家

的历史，通过叙述犹太人悲惨的历史遭遇讲述上帝选民的道理。他叙述说，犹太人虽然因为

有罪而被上帝惩罚，但是，借着苦难的生命历程，他们已经得到净化；世间的邪恶不再能够

侵害他们，他们将以上帝喜悦的姿态等待救赎。利奥•麦迪各也是当时比较著名的犹太学者，

他曾随父亲从葡萄牙先后逃亡到西班牙、意大利的拿不勒斯、希腊的科孚岛，最终定居在威

尼斯的隔都之中。麦迪各是在逃亡的路上通过父亲接受教育，并成长成为著述颇丰的学者。

他的代表作《爱的对话》（1535 年）深受意大利人的喜爱。书中对爱情做了哲学上的分析和

解说，认为“美之极是宇宙的秩序、计划与和谐，也就是神圣的美之外在表现；爱情由对形

体美的赞扬与追求的阶段经知识美而达对天堂美的赞扬与追求，最高潮是对上帝的知识爱 
– 对天体秩序的了解与体会，以及和圣神结合在一起的渴望。”  法里索尔（1451-1525 年）

写了许多作品，歌颂过豪华者罗伦佐，是第一个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希伯来文记述收进地

理文献中的作者。  注意读一下犹太文化史，在文艺复兴时期确实没有出现可以具有较大影

响的艺术家或文学家。  
之所以在近代科学发轫的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没有出现重要的犹太科学家，除了生命无

保障等外在因素以外，主要原因也还在于犹太人的信仰观念。在 18 世纪大改革之前，犹太

教信徒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异族感和临时观。就是说，犹太人作为上帝的子民与基督徒各民族

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包括上帝的意旨（人不能完全明白），也包括人的生活；

在上帝的意志下，唯有犹太人尊律法生活。另外，犹太人作为上帝的子民只是临时借居此生

世界，一旦时候到了，弥赛亚就会来临，就会带领着犹太人打败宿怨仇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这样的信念之下，犹太人不太注重此世，对基督徒的迫害也很少组织武装反抗。他们除了

极为虔敬地盼望、等待弥赛亚以外，此世的目的就是平息上帝的忿怒，就是一代一代地牢记

和不断深入地理解上帝的律法《托拉》。其他的，如上面提到的文学和艺术，下面要谈及的

科学和哲学，都不仅是信仰禁诫，而且对世界没有意义。对于这一点，在巴塞罗那影响力很

大的犹太教师阿德累特的做法很有典型性。1305 年，阿德累特下令禁止向任何年龄在 25 岁

以下的犹太人讲授科学或哲学方面的知识，违者逐出教会，因为这些知识会破坏宗教信仰。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欧洲个别地区仍然有犹太人的科学研究成就，但大多集中在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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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航海技术领域，并且集中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察库托（约 1450-1515 年）可做代表人物。

察库托曾在沙拉曼卡城任教，他所收集和整理的天文表在基督徒开辟新航路的过程中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是达•伽玛和哥伦布（1496 年以后）航行的指南。1492 年西班牙全面驱逐犹太

人之后，察库托受聘葡萄牙王室，参与准备达•伽玛沿非洲西海岸绕好望角达印度航行事宜。

达•伽玛的船上装有察库托改良过的星盘。1497 年葡萄牙全面驱逐犹太人之后，察库托开始

流亡，最后定居于突尼斯。在这个领域里的其他犹太学者与察库托的情况相似。如他的弟子

维西诺也对达•伽玛和哥伦布的航行做出重要贡献，也在 1492 及 1497 年以后被迫离开伊比

利亚半岛。  
最后应提及犹太人在哲学领域内的情况。在文艺复兴早期，克莱斯卡（1340-1412 年）

的哲学曾兴极一时。克莱斯卡的主要著作是西班牙语的《文论》和《上帝之光》。克莱斯卡

的哲学观点基于批判哲学的立场提出，他试图借哲学说明哲学的、尤其说明理性的弱点。他

认为信仰不能用理性解释，理性只能瓦解信仰，只能带来绝望、自负和脆弱，而信仰却可以

使人凭借它承受生命中的羞辱和匮乏。所以，他反对以前的宗教哲学家，如迈蒙尼德、格森

尼德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将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调和的尝试，同时反对亚里

士多德派教师所坚持的“上帝的本质是知识”的观点，认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克莱斯卡指

出，信仰无需理性证明，基督教中的许多信条都是用理性无法证明的，例如三位一体、无污

受孕、道成肉身以及变体说等等。  信仰就是相信，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求得心灵的平安和

道德的高尚。克莱斯卡的学生阿尔伯（1444 年卒）对以前的关于信仰与理性、哲学与宗教

的关系的各种论述进行了折中、综合，著写了《基本原理》一书。至此，伴随着文艺复兴运

动向着鼎盛发展，犹太人不再涉足哲学，直到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以后、斯宾诺莎的著作面世

时为止。  
综上所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所谓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一场有意识地将中世纪的

宗教信仰模式向着极端化推进的运动，换个角度，是一场借助于中世纪的经验重新思考、张

扬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基督教复兴运动。犹太人在这个时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中所经

历的被善待和被驱逐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个追求古典精神、崇尚早期教会传统的时代，一

方面个别犹太学者，如曼第哥，进入人文主义学者小集团，主要在教授希伯来文方面为人文

主义运动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如罗伊希林，热心地学习希伯来文，

借用希伯来经典进行圣经注释和研究，使犹太文化的某些因素（如神秘主义）并入近代欧洲

思想宝库之中。然而，同样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坚决地走出中世纪、却矫枉过正的时代，

中世纪基督信徒对犹太人的零散的迫害，被宗教改革派（如胡司派、路德派）及某些地区的

天主教会扩大为对犹太人的全面驱逐和隔离，并发展到基督教的神学大家，如马丁•路德，

为反犹、排犹制定出系统的神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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